
第四期 教 育 革 命 动 态

广州手表厂合作试制两台数控线切割机
,

协助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印刷工业推广射流

技术
,

参加广州衡器厂研制通用电子计算机
,

参加广州染织七厂的射流四色织布机

的研制工作等
。

近两年来
,

先后开出了计算数学专业的
“ 电子技术与电子计算机

”

实验课和本专业的
“ 电子技术

” 、 “
数字脉冲电路

” “

计算机原理
”

等三门课 的实验
。

在教学改革
、

提高教学质量和科技水平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
。

文化大革命前的数力系
,

几乎没有什么实验设备
。

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
,

大

家一齐动手
,

能者为师
,

边干边学
,

土法上马
,

修旧利废
,

在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援

下
,

同有关工厂协作
,

大胆承担科研任务
,

在开展工作的同时
,

逐步把必要的仪器

设备搞了起来
。

例如
,

在射流实验室的建设中
,

需要解决气源问题
,

同志们坚持勤

检办一切事业的精神
,

从废品仓库找来一台旧冷冻机
,

把它改作空气压缩机
,

用报

废了的氧气瓶代替储气瓶
,

在校外工人同志帮助下
,

利用工厂的废料制作油水分离

器
、

过滤器等
,

还用实验室自己制造的双稳射流元件代替压力继电器
,

这样
,

不但

解决了气源设备
,

而且给这个设备配上气压调节的自动保护装置
,

既省钱
,

又顶用
,

从 1 9 71 年使用到现在
,

运行一直 良好
。

毛主席教导我们
: “ 一个路线

,

一种观点
,

要经常讲
,

反复讲
。 ” 社会主义新

生事物不可能一帆风顺
,

往往要经历曲折和斗争
。

我们在创办专业的过程中
,

面对种

种议论
,

同志们不但没有气馁
,

反而更加鼓起革命干劲
,

加速实验室的建设
。

几年

来
,

我们先后修复了十七部报废的仪器
,

价值 4 万 6 千多元
,

自制实验室直流稳压

电源九套
,

印刷电路板构件测试台十部
,

五位运算器一部
,

以及蓄电池充电机
、

晶

体管老化台
、

测试台
、

示教板等
。

通过发动群众参加修理仪器和自制设备
,

不仅少花

钱多办事
,

而且推动了教师世界观的改造和动手能力的提高
。

我们专业的成长和实

验室的创建
,

是同开门办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
。

我们深深体会到
,

通过同生产科

研单位挂钩
,

深入批林批孔
,

完成典型任务
,

抓革命
,

促生产
,

是逐步建立和充实

实验室设备
,

建设实验室的一条重要途径
。

我们决心进一步学 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

思想
,

深入批林批孔
,

加速实验室的建设
。

` 数学为学系 自动控制教研室 )

永 远 向 工 人 阶 级 学 习

我和显微镜打交道已三十多年
。

这次我和同志们一道外出开门搞科研好几个月
,

带了不少需要观察
、

整理的林

本和资料归来
,
一路上 自然想到了那架放在工人同志那里修理的相位差显微镜

。

回

来后第二天
,
工人同志将那架精心修理过的显微镜安放在实验台上

,
零 件 的 保管

和使用都配上了特制的盘架
,

灯光也安上了开关
,

看过去真象一匹鞍 髻 整 齐的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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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
。

我试用了一下
,

各种性能都是那么良好
、

称手
,

是几十年来所 未有 过的
。

回忆解放初期
,

我在各方面的经验虽然都很缺乏
,

但由于受孔老二的流毒很深
,

总是自以为是
,

只知 t’j 旨导 ” 别人
,

却不肯放下架子向别人请教
,

特别是向土人请

教
。

组织上给我一架显微镜
,

我为了贪方便
,

不假思索地叫助理员量好尺寸替它做

了一个布套子
,

不用时把它罩上
,

用时就掀开来
。

那知用了二三年这架显微镜就开

始长霉了
。

我 当时只是怪显微镜不好
。

可是有经验的人提醒我
: 广州天气潮湿

,

罩

上布套是潮上加潮
,

更是非长霉不可
。

我自知做了蠢事
,

但却从来没有去检查自己

办事出差错的根源在那里
。

后来
,

组织上又配给我一架高级相位差显微镜
。

这一回我吸取了经验教训
,

对着

说明书详细研究了使 用方法
,

替它做了密封的坡璃罩
,

不用时还将零件取下来放在

干燥瓶里
。

于是二十年来无论教学
、

科研都离不开它
。

我自以为对这架显微镜是十

分熟悉的
。

文化大革命后
,

因为参加了一项国家科研工作
,

这架显微镜自然又派上重要的

用场
。

但它却偏偏出了毛病
,

不但镜架松了
,

而且双眼的视野也不一致
。

我想把它

修好
,

这一来
,

我立即发现我对这使用了二十年的东西
,

不但是不熟悉
,

而且是全然

外行了
。

由于路线觉悟有所提高
,

这一次我承认自己的无知
,

真心诚意地捧着它去

请教工人同志
。

工人同志把它修好了
,

用起来就和新的一样
。

不但如此
,

工人同志还教会了我

好些使用和照顾它的方法
,

使我长了许多见识
。

譬如我用相位差过程中
,

进行合轴

时
,

下面光圈的位置总是要偏离一点
,

无法完全调正
。

他教我用左手按 着 镜 座 的

光杯
,

用右手去转动光圈
,

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解决了我多年来未能解决的使用

中的困难
。

为了搞好国家科研任务
,

工人同志又给显微镜装上照相设备
,

还对灯光和各配

件的安装与保存都作了改进
,

真是焕然一新
。

这对我是很大的启发
,

很大的教育
:

我以往从事教学
、

科研
、

写书
、

写论文
,

常常把它们看作 是 自 己努力的成果
。

经过批林批孔
,

才 逐 步 认识到这是深受孔老二的
“ 万般皆下品

,

唯有读书高
” 的

毒害的缘故
。

文化大 革命后
,

开门办学
,

开门搞科研
,

无论到什么地方
,

如不是党

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
,

我是寸步难行的
。

我体会到政治上接受再教育和业务上再学

习的迫切性
,

特别是看到了我与广大工农同志在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差距
。

工人同志

意味深长地说
: “ 仪器在手里

,

就应该用出它的最高水平来… …
。 ”

我领会到如果

路线觉悟不高
,

思想不解放
,

仪器也是不可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的
。

毛主席教导

我们
: “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

” 。

我一定要诚心诚意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
,

时

时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
,

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
,

努力改造世界观
,

只有这样才能

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
。

〔江静波 )


